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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當上保安與出書有感

我所以走入保安這個行業，是緣於一個叫做「堅持做保
安兩個月」的群組，一個小小的賭博。然而，參與這場賭局
的幾個好事者，大多不能堅持下去，一個個敗陣離場，剩下
我在這個圈子裡，赫然發現這廂風光獨好。

保安工作的門檻甚低，但需求的心理質素卻要高。在這
個低工資低工種的行業裡，糊裱著一頁頁辛酸和無耐；在這
個 32.5 的世界裡，有著極多精彩的小人物，佈置著光怪陸
離的眾生面譜，最令我感動的是碰到兩位昔日在職場上叱吒
一時的前輩，後來瀕臨破產，無奈下走入這個低工種的世界
裡，經過一番洗鍊，在筆路藍縷中過了度冷河，居然重整積
極人生，詮釋了鐵血將軍巴頓那句名言：「衡量一個人成功
的標誌，不是看他登到頂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
彈力」。

那時我的體重日甚一日，已嚴重超標，多少回，減肥運
動皆無效果，有位朋友教我一個祕訣，除了節食和做有氧運
動之外，應訂立一個生活目標，與減肥運動同時進行，兩者
相互牽扯螺旋而前，較易達標，於是我選擇了一個文字工程，
就是把這段保安生涯寫下來並匯集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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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出書不難寫書難，自資出書不就是幾萬元而矣，
比起動輒寫幾萬字容易得多了；可是，一夜之間，易事卻
變成了大難題。

那是因為我原來住在公屋，還擁有一個面積不算小的
未貸完款的私人物業。這年香港政府突然出招，舉凡擁有
私人物業的人必須退還公屋，為了在香港這個寸金寸土的
地方繼續位列「人生勝利組」（擁有公屋）。只有堅壁清
野，將兒子的公屋戶藉除戶，並將私人物業轉到他的名下。
可是，大少爺才剛出社會，銀行無法接納他的貸款，只有
牙關一咬，將物業貸款一次過清還。如此一來，我家公子
頓時升格為有樓階級的黃金貴族，而我卻變成藤田孝典筆
下的下流老人。

下流老人要完成出書宏願，唯有撙抑食樂，往減肥運
動更靠攏一步，每月擠出幾千元作為出書儲備。

兩年多的地盤保安生涯，大部分時間都在那個只有一
米見方車閘旁的更亭度過，工作之餘，在更亭裡挑燈寫稿，
細味鋼筋水泥以外的溫度人生，也未嘗不是另有一番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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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是十多年年資的老員工薪金和福利特別豐厚，
新入職的太微薄。」

湯主任：「不是，做了十幾年和新入行的都是 8060 元。」

我：「嚇！十年如一日！這是甚麼工作？工作經驗一文
不值。」

他又問了幾個問題，記下了些資料就送我出門，還說了
一句：「我們真的很缺人，希望你能來。」

我感到這年青人應該是個職場新手，很客氣很誠懇，處
事戰戰兢兢。

終於，我沒有選擇那一片佛語梵音幽霧氤氳的佛廟，也
沒有選那銀鈴笑聲後有龐大背景的公司，而是選擇了那枱頭
凌亂而且工資最低的屋邨夜班。這個選擇的原因也許是因為
對那個憨直的湯主任有好感；也許對那十年如一日的怪異格
局感到好奇；也許如課堂導師所講的屋邨夜更，千奇百怪，
也許心頭還有其他想法。

在我決定到這個屋邨上班的同時，其他五位同學也順利
各自找到工作，而且都比我先上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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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專家都認為晚上十一點至凌晨四、五點這段時
間，是人類最宜休息睡眠的時候、甚麼新陳代謝，褪黑
色素等等發揮得最佳。任何熬夜的行為，長期下來，都
會對身體產生嚴重傷害。可是，我這個夜更保安工作，
偏偏就重疊在那個黃金睡眠時間，二十三點半至翌晨七
點半。

當天下午，「堅持做兩個月保安」群組裡收到一個訊息，
其中一位組員 Amy 做了三天夜班，受不住熬夜的煎熬，第一
個敗下陣來。受了這個不利消息影響，對這個夜班工作，忐
忑不安。

然而，我真是多慮了，最少，這個驚心動魄的第一晚，
我完全沒有半點睡意。

湯主任簽約時告訴我上班時間是晚上十一點半，我提
前五分鐘到達集合地點第九座，還以為是早到，原來是夜更
二十人裡最後到達的一個，一位女士叫蘭姐的瞪了我一眼：
「怎麼這麼晚？老風，你帶新同事去學巡樓和打鐘，之後去
『頂巡』，明早到停車場。」跟著所有人解散，各自上崗。

老風
老風是我在這個夜更團隊裡最先認識的人，可說是入行

的師父。這位六十開外的瘦個子，鶴佬人，身體挺硬朗，領
著我走路時步跨闊而且快，雙手前後擺動的幅度很大，特別
是兩手手腕擺到身後時會稍為突兀的扭擰一下，使人不由自
主注意到他手上戴的手錶，一個 Boy Size 的金銀膶勞力士，
為打開話題，我刻意恭維他：「老風哥，我看你的情況，以
前不是當保安的吧？是幹甚麼事業的？」

老風果然來勁：「你挺有眼光，我才當了兩年保安，退
休無事過過日神混混日子。我以前在大陸做廠的。」

我：「一定是個大廠，你是老闆？」

老風慣性的將手腕舉起並握拳左右轉幾轉，讓緊貼的金
錶錶帶稍為鬆一鬆離開手背，說：「我不是老闆，但老闆不
管事，全歸我管，全廠有五六百人。」

我：「我看你跟一般保安就不一樣。」

老風更得意：「後來工廠轉型，我年紀又大，老闆百般
挽留我都不想留下，那些電腦我都不會嘛。回到香港，閒著
無事，這裡的阿頭是我的老鄉，叫了很多次，不好意思老推
他，才來這裡幫忙幫忙……。」

真有點後悔引起他自誇陳年舊事，以致巡樓時好多疑問
都沒有空閒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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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忍不住打斷他的話題，問：「老風哥，巡樓究竟
要做些甚麼事？」

老風：「巡樓有幾件事要做，最重要是打鐘，你在樓層
裡幹甚麼沒有人知道，但少打一粒鐘電腦會顯示出來；有時
間查一查樓層的公共燈有沒有不妥，水管房有沒有漏水，樓
梯間有沒有雜物阻路，樓層有沒有特殊情況等等。但我告訴
你，除了打鐘是必要之外，其他最好都不要管，閒事少理。」

我：「為甚麼都不要管？」

老風：「甚麼壞燈、漏水需要修理的事件，要在 OB 簿
記錄，又要寫維修單，好麻煩，你又不是正莊座頭，何必自
找麻煩。在這裡做事，差不多就好，不要太認真。反正做是
32.5，不做也是 32.5。這裡長期人手不夠，做錯了事也很少
開除，但你做得再出色，也不會給你獎勵一分錢，凡事過得
去就好，明白嗎？」

說著說著，已乘升降機到了第九座頂樓，由天台開始用
鐘棒對著預設的鐘粒打鐘，每三層打兩粒，一直到地下，共
36 粒鐘，花了 40 多分鐘才完成。

頂巡
跟著，他帶我到第一座，學做頂巡。所謂頂巡，是每

座大廈的樓下升降機大堂都有一個保安員的崗位，這崗位是
二十四小時崗位，稱為「座頭」。座頭保安員每晚需要上樓
巡樓，需要找人頂替位置，稱為「頂巡」。 

第一座座頭小鳳上了樓，老風讓我坐在她的位置，叫我
自己看看 OB 簿，那簿記錄了所有座頭的工作，他說我多看
幾頁就會明白這裡的保安工作。說完逕自走到座頭後面的小
廳，閉眼瞌睡起來，我心裡真佩服這人怎麼能那麼快一下子
就睡著。

雖然看了好多頁 OB 簿，但我對於座頭工作還是毫無頭
緒，一會枱上的電話響起，要接力報更，我完全不知如何對
答：一會門鈴響起，有住客忘記了密碼要我按電掣開門，可
是我連開關掣在哪裡都找了半天才找到。

就這樣一知半解胡亂摸索，頂完一座又一座，老風已交
待我自行工作，不再伴隨了。

到了第三座，我推開門進入大堂，一位女同事趴在枱上
睡得正酣，我在枱頭輕敲了兩下，她悠悠伸直了身子，半邊
面壓得紅紅的，睡眼惺忪問：「到我巡樓啦？」

我點了點頭，她慢條斯理的到旁邊匙櫃拿了天台匙和電
房匙，接過我遞給她的鐘棒，我順便問她：「師姐，不是說
值班時不得睡覺嗎？」

她白了我一眼，說：「這不叫睡，這只是瞌一瞌，養一
養神，躺下來背脊貼床板的才叫睡覺。」

四十分鐘之後，她巡樓回來，問我：「你是新來的？」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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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等下你碰到 IC，不要說我睡著了。」

我：「嗯！好的，甚麼是 IC ？誰是 IC ？」

她：「IC 就是 in charge，即是主管。」

午夜驚心
我跟著去下一座，在第三座與第四座之間的走廊走著，

那時已是凌晨兩點多，突然一下大破裂聲音平地響起，在那
萬籟俱寂的深夜裡，格外嚇人，原來是一個載著酒的酒瓶從
高處飛墮下來，在距離我兩三米之遙爆開，一些酒飛濺到我
身上，把我嚇了一大跳，剛學會了使用對講機，連忙開機氣
急敗壞的說：「控制室，三座與四座之間有高空擲物，一個
大玻璃瓶掉下來，請問如何處理？」

這一晚的控制室管理員是老華，但老華還未回應，一把
好像剛剛睡醒但又略帶權威的聲音響起來：「老風，你過去
看看，順便拿掃帚清理一下。6A93，你不用大驚小怪，繼續
頂巡。」

天啊！這是甚麼大驚小怪，這又不是六七十年代的徙置
區，玻璃飛瓶可要命的。我驚魂未定走入下一座，座頭是一
位中年發福的婦女，叫卿姐，她見我進來，很溫和的跟我說：

「你今天第一天上班，是會有點不習慣，下次碰到同樣情況，
不要用對講機，用手機打給控制室就可以。」

等她巡樓回來，蘭姐把我帶到停車場的地下出入口處，

告訴一位叫阿威的保安員，交待他指導一下給我工作。

停車場入口隔著十來米是大垃圾房，門口停放著幾部綠
色的垃圾推車（應該說有輪子的大垃圾桶），地上東一堆西
一堆垃圾廚餘，很噁心，蘭姐皺了皺眉：「這些人最近又亂
掉垃圾，老說不聽，阿浩，你等一會見到有人倒垃圾，勸一
勸他們倒正經一點。」

蘭姐走了之後，我向阿威打招呼：「威哥，我叫阿浩，
請問在這個崗位我要做些甚麼？」

這個阿威的長相很特別，腦袋特小，頭髮稀疏，頂上微
禿，戴個近視眼鏡，衣服有點邋遢，褲子的拉鏈可能壞了只
拉合一小半，露出恤衫衣角一小片，年齡看來是夜更裡最年
青的一位，在上班集合時一個人站得遠遠的，好像難與人相
處。

我問他話後，他正在玩手機，抬頭看了我一眼，沒有回
答，又低下頭看手機；我再客氣的問他一次，他又抬頭看我
一眼，沒有說話，又低頭看手機，我心裡嘀咕，但還是耐著
性子，再問：「威哥，我初來報到，不知要做些甚麼，請你
指點一下。」

他本來是在收費機旁坐著的：這時霍然站起，連說了三
次：「討厭！討厭！討厭！」

跟著拿起面前的文件夾，說：「這是個舊式的收費機器，
不能用八達通。月租車的車主都有月租車卡，可啪卡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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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租車就要開車單，上面要寫明時間和車號，在一樓繳費後
憑單出閘。時租車和卸貨貨車都要在這兩個 file 記錄下來，
你看兩遍就會明白。」

我拿 file 看了一會，有幾個問題問他，每問他一個問題，
他就抬頭望我一眼，手托一托眼鏡架、屁話不發半句，又低
頭玩他的手機，看來是個不通世務的怪人。

過了一會，他要上樓到停車場抄車牌，也沒有打招呼，
就逕自走了，剩下我一個人在停車場的收費崗位。這時，馬
路上一個身軀稍胖的中年人推著一部小鐵推車經過，車上疊
著三個方型發泡膠箱，箱內都是廚餘殘渣，由於堆的很高，
搖搖晃晃，一邊走一邊有些汁水濺出來，到了垃圾房門前，
他放下幾箱垃圾在地上就離開，我走過去說：「大佬，你的
垃圾應掉進桶內，不要隨便放嘛。」

沒想到那人馬上翻臉，破口大罵：「不論我怎樣放，
老虔婆都會翻到到處都是垃圾，搞得遍地邋遢，你們這些
廢柴保安甚麼事都不理，連個老虔婆都搞不掂，還敢來說
我……。」

惡狠狠的足足說了我幾分鐘，就因為我好言好語一句
話，招徠一頓謾罵，這時老風經過聽了罵聲，跑過來幫我解
圍，說：「明哥別怪，他新來的甚麼都不知道。」

那人一邊推車離開，一邊還在嘮嘮叨叨的說：「興記肥
記亂倒垃圾你們不說，連個老虔婆亂來又不管，還好意思來
說我，X ◎ ※S。」

阿威抄完車牌回來，我把剛才被罵的事告訴他，他托一
托眼鏡架，說：「這裡的人是這樣的。」

又低下頭玩他的手機，我問他：「老虔婆是甚麼人？」

他這次抬起頭比較認真回答：「這個撿垃圾的阿婆超級
麻煩，在這屋邨撿垃圾撿了很多年，我們 IC 岳 sir，副 IC 蘭
姐跟她對著幹好多次，都沒有她辦法，你千萬別惹她，她可
罵足你三天三夜。」

這就是我的第一晚，老風的苟且滑頭，午夜駭人的飛瓶，
無厘頭的被羞辱挨罵，一邨的騎呢怪人，個個角落都包含著
負能量，真令人難受，當個保安員真談何容易？我問阿威：
「如果我要辭職不幹，要辦甚麼手續？」

他這次頭也不抬，邊玩手機邊說：「你過去同蘭姐講一
聲就可以。剛才 briefing 結束時，阿恭已同我講，這個新同
事應該挨不過三天，他真有眼光。」

心裡實在很不爽，連阿威這個宅男也把我看扁。不過，
這裡生存環境那麼惡劣，何必冒險，也不想與阿威多說，走
路去控制室找蘭姐，但走到一半，對講機傳來：「蘭姐蘭姐，
第七座壞𨋢，有人受困，請你過去看看。」

人家已忙得不可開交，實在不好意思再去添亂，而且，
已是凌晨六點多，天色漸明，下班的曙光已露，算了吧！明
晚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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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只上了七天班，但我真有點自豪感，這種感覺來源
於我們那個「堅持做保安兩個月」群組裡的六個人，已
有三個人捱不下去辭職了，而我雖以往未幹過這種通宵
工作，白天又難以入睡，居然還可以堅持下去，真有點
不可思議。

這種不可思議的表現，是來自對這光怪陸離的天怪邨的
好奇，是對這深宵夜更一幕幕詭異引起的亢奮。特別是
天怪邨三害、十大惡人像幽靈般冉冉而出……

三害初現
上班的第七天，前半夜我被安排到停車場，午夜十二點，

我要上樓打商場鐘，這個鐘的區域是整棟商場和停車場，由
天台到停車場而至車場入口，共三十八粒鐘，中間有很多偏
僻的旮旯位，甚少人經過之處，隱藏著很多荒唐，譬如我曾
經在那些角落碰過少男少女在巫山雲雨；樓梯間佈滿空啤酒
罐、煙蒂、紙屑、零食包裝袋、避孕套，甚至尿漬等等。

打完商場最後一粒鐘，途經大垃圾房，我被眼前一片狼
藉嚇了一跳，大垃圾房門口在一個小時前還是相當乾淨，本
來停放了幾個帶輪子的大垃圾桶，旁邊還有五六個白色發泡
膠箱，這時，遍地盡是垃圾，發泡膠箱不知去向，裡面的餿
水廚餘全數傾倒在地上，濕濕淋淋的爛菜飯羹散佈，令人無
比厭惡，我拍照存證，同時用對講機通報，那邊傳來咬牙切
齒的怒吼：「……這個垃圾瘟神又來了！」

蘭姐在短短幾分鐘就趕到現場。

問：「人呢？」

我：「不知道。我打完鐘回來就這樣。」

蘭姐：「阿浩，你今晚多注意這個位置，如發現那個拿
拐杖的老虔婆出現，馬上通知我。」

她又交待了第一座的座頭，將閉路電視鏡頭聚焦在這個
區域，有發現即時通知。

接著下來很安靜，毫無發現，一直到凌晨兩點多，幾個
餐廳關門，店裡的小工陸續將廚餘雜物送來傾倒，其中兩個
店的員工倒完垃圾碰上，就在旁抽煙吹水。最後來的是前幾
晚把我痛罵一頓那中年人，推著部小四輪鐵車來了，我後來
知道他是城記的雜工，叫「肥明」，很粗魯的一個人，大家
都討厭他。

肥明推著那部小推車，上面放著四個發泡膠箱，箱內自
然是放滿廚餘廢物，間還夾雜些啤酒瓶鋁箔罐，由於疊得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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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他一手推著車把，一手扶著發泡膠箱，以防傾倒，正搖
搖晃晃在我前面經過，我說：「老友，這手推車太小，太不
穩重。」

他瞄了我一眼，也不答話，我感到有點自討沒趣，不過
幹了幾天保安，這種被人冷待的情況已習慣了。等他快推到
垃圾房時，路面有幾個小凹坑，前輪陷入，車身一擺，上面
那箱就倒下來，搞得地面盡是湯渣骨碎，好不狼狽，旁邊抽
煙幾個傢伙馬上幸災樂禍大笑起來，肥明還真有責任心，把
其餘幾個發泡膠箱拿到牆邊放下，回頭來清理地上殘渣，可
是沒有工具，就徒手在地上刮起污物撥入原來箱中，只是那
灘污物範圍太大，一時之間實不易清理完。幾個旁觀的傢伙
更嘻嘻哈哈樂不可支。

肥明蹲在地上不停地刮，滿頭大汗，突然發現身前有一
把掃帚，一個垃圾鏟，很俐落的一鏟一鏟幫他清除髒物，他
抬頭一看，正是我拿著打掃工具幫他清理，最後我又提了兩
桶清水沖淨了地面，他站到一旁，看著我幫他清洗完畢，也
沒說半句話，慢慢的把小車推走。

二十分鐘之後，他來到我跟前，手裡提著兩個大餐盒，
先左手提起，說：「這是滷水豬紅，是我們店賣剩的。」

右手提起，說：「這是我剛剛炒的乾炒牛河。」

我伸出雙手接過兩盒餐盒說：「太好了，正餓得很。」

從那晚起，只要我後半夜在停車場崗位，他都會送兩個

餐盒來給我，而夜間的外圍同事，也很詫異那間向來一毛不
拔的城記，為什麼會對我那麼好。

凌晨三點多，老風接到投訴，有夜歸的車主在五樓停車
場的𨋢門前滑倒受傷，大罵一番。我拿了地拖水桶上去察看，
𨋢內盡是水漬，三四五樓𨋢門外也都有一大灘水，又沒有豎
警示牌，真的很容易滑倒，我與老風一起逐層逐層去清乾淨。
老風一邊拖地一邊埋怨：「這個蛇老闆真是害人不淺！」

我好奇問：「誰是蛇老闆？與𨋢口的水漬有啥關係？」

於是，老風憤憤不平說出這𨋢旁水漬的故事。原來這個
停車場每層都有一個自來水水龍頭，方便臨時清潔用水，洗
車工人就利用這些水龍頭取水洗車。但有一晚一個洗車阿嬸
洗車時不慎將其中幾滴清水潑到旁邊的車！這車就是那個姓
蛇的，他要阿嬸幫他把車裡裡外外刷洗乾淨，阿嬸不知道姓
蛇的厲害，認為他吹毛求疵，沒有答應，只肯為他擦乾車身
那幾點水滴，老蛇奸笑了幾聲，說：「我要你在這裡混不下
去！」

第二天老蛇向管理公司投訴這些洗車的人濫用食水資
源，管理公司一見這條毒蛇的投訴，不敢怠慢，馬上將各層
的水龍頭鎖上，洗車的人無奈只有從商場取水搭𨋢帶進停車
場，這樣把水推進推出，難免會震動灑出，搞得𨋢口都是水
漬，已經滑倒了幾個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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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他隨便投訴一下就那麼怕他？」

老風：「你不知這人多厲害，他對投訴很有心得，又有
耐性，死纏爛打，不達目標絕不罷休，管理公司如不處理，
他會投訴到房署去，房署不處理，他會投訴到區議員，又或
會投訴到媒體去。他事事都管，三日一小訴，五日一大訴，
大家都又討厭他又怕他。」

我：「為甚叫他蛇老闆，他很有錢很有勢力嗎？」

老風不屑說：「他有個屁錢，只不過幫人開車，就是會
投訴，懂得門路，不依不饒，所有保安都怕他，上月已有兩
個同事因而被開除，他常常炫耀那幾句名言：會讀書不如會
做事，會做事不如會做人，會做人不如會投訴。你日後做外
圍，一定有機會碰到他的，最好叫他蛇老闆，少惹他為妙。」

凌晨四點半，老風頂替我停車場的位置讓我到休息室用
膳，我走到一半，控制室用對講機通知我：「6A93，第五座
有人投訴小花園那邊有噪音，你順便過去看看。」

我走到小花園，見只有一對年輕情侶坐在長木椅上，竊
竊細語，怎樣也算不上噪音。我繞著第五座轉了一個圈，靜
寂到極點，於是用對講機回答：「控制室，毫無噪音，只有
兩個人在坐著，很安靜。」

控制室那邊是華哥，埋怨的說：「唔該！可能第五座那
人又發神經了。」

我吃完東西後回到停車場崗位，換老風返回外圍工作，

他好奇問我：「剛才控制室叫你去小花園處理噪音，有發現
嗎？」

我：「完全沒有噪音，這麼晚，只有兩個年青人坐在那
裡。」

老風歎了口氣：「好景不常，這些瘟神又發作了，恐怕
我們夜更又永無寧日。這麼多年來都沒有人治得了他們。」

我：「他們是何方神聖？」

老風：「天怪邨三害，垃圾婆、老蛇、神經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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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勤快做事，也被批評，心裡很不爽，瞪了 3A38
一眼：又是妳針對我！當初第一眼的好感，全都被討厭所取
代。

一直到 Billy 仔和釣魚先生的出現，我才再次領略這顆夜
明珠的光輝。

（9）

IC 出馬

他雖
然貪

吃貪
睡，

但他
是隻

會

抓老
鼠的
好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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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控制室是這個保安團隊的中樞神經，那麼 IC（In	
Change 主管）就是團隊的靈魂。不過，天怪邨這個靈

魂卻是個貪婪而能幹的靈魂，比較像個土皇帝。

IC 有幾個貪的項目，首先是貪睡，在夜更值班時常老實
不客氣的大睡一覺；再來是貪小便宜，與同事用餐從來不出
分文，同事們出遊或放假回來，例必有些小手信奉上，甚麼
鳳梨酥茶葉糯米糍之類，他照收不誤。

縱使這位 IC 有那麼多缺點，但我認為保安公司請他幹這
份工作，還真是物超所值。

他姓岳，天怪邨夜更保安正 IC，捨岳其誰？

我對於這位 IC 岳 sir 的觀感，時好時劣，像波浪式的起
伏，有時覺得他敷衍塞責；但一轉身，又能把繁事瑣事搞得
妥妥貼貼；有時覺得他貪懶散慢，可是又能從渙散中維持管
治秩序，有時見他過於沉迷賭馬，可是當一場場隨時血濺街
頭的衝突來臨時，他放下馬經，就能漫不經心的將危機消弭
於無形。不管如何，黑貓白貓，他是頭會抓老鼠的好貓。

竟然向人討麵包
我忘記了那是剛上班的哪個晚上，我和阿威正在停車場

崗位，一部的士開進來，阿威一見這部的士，馬上抽出一張
空白的繳費單來，必恭必敬的走到的士旁，彎下身子遞給開
車那人，跟著手動按鈕讓攔車桿升起，那車隨即關上車窗，
開上停車場。我沒有看清車上司機的樣子，於是問阿威：「為
甚麼給他空白繳費單？」

阿威：「那是岳 sir。」

我：「岳 sir 是誰？」

阿威：「岳 sir 是我們夜更 IC。」

我：「那蘭姐呢？」

阿威：「蘭姐是副 IC。」

我：「那岳 sir 為甚麼去開的士？」

阿威白了我一眼：「你別多管閒事。」

過了一會，停車場對面一個穿著與我們相同制服的中年
人，肩膊上是三柴（三條槓），職級當然比我和阿威高，一
直站在便利店門口有一搭沒一搭跟店員聊天，閒或拿起架上
的書刊胡亂翻翻，我轉頭問阿威：「那人是誰？」

阿威：「就是剛才那的士司機，我們夜更 IC，岳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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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啊！他就是岳 sir，我在對講機聽過他的聲音。他
在店前站那麼久幹嗎？是溝女？」

阿威：「他才不會溝那些女，他在等店裡快過期的麵
包。」

突然產生了一種煩厭不屑的感覺，我們夜更的主管竟然
去討人家快將過期的免費麵包，又經常兼職去開的士，真是
無奇不有。

這時對講機響起來：「控制室，我這裡是六座，前面羽
毛球場有兩幫人在爭吵，都帶著棍棒。」

那時 3A38 還未回香港，暫代控制室的是老華。老華用
對講機回應：「老風，阿浩，請到羽毛球場去了解情況。」

這時，那把略帶權威的聲音在對講機傳出：「我現在過
去，老風你不要太接近他們，阿浩你跟著我。」

不一會，岳 sir 手裡拿著一袋麵包在我面前快速走過，
向我點了點頭示意我隨他身後，他的身材不高，微胖，約
四十來歲左右。不夠三分鐘我們已到了羽毛球場，有兩幫年
青人各有四五個在對峙著，雖未動手，但火藥味甚濃，岳 sir
不讓我和老風上前，一個人走到兩堆人中間，一邊走一邊吃
著麵包。由於與他距離太遠，無法聽到他們說話，只見到雙
方激烈的肢體指罵，十來分鐘之後，雙方都安靜下來，兩幫
人突然朝第四座的方向走，岳 sir 拿起對講機：「老風，趕
快去將第四座後面的側門打開，讓他們出去。」

老風才開了鎖，兩幫人就衝了出去。

我正想問岳 sir 這兩幫人衝出去搞甚麼名堂，岳 sir 已先
開口：「外面是官地，與我們無關。」

說著遞上一個菠蘿包給我：「這麵包挺好吃，再過幾小
時就過期了。」

我伸手接過：「多謝！」

沒有多久，有人報警，警車聲響起，外面天橋上躺下兩
個血人。

無人能敵垃圾婆
又有一個晚上，briefing 時岳 sir 宣佈說近來垃圾房衛生

條件甚差，主要是晚上那個撿垃圾的阿婆又故態復萌，把垃
圾亂翻，一地狼藉，餿水廚餘堵塞了下水道，一星期額外叫
了幾次抽糞車來清理，增加了不少費用，要外圍和停車場同
事多加注意。

Briefing 結束，岳 sir 問：「今天誰當外圍？」

蘭姐：「阿恭和阿浩。」

岳 sir：「阿浩你的手機能拍攝短片嗎？」

我：「可以。」

岳 sir：「你今晚特別注意垃圾婆，如她到大垃圾房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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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倒亂，馬上通知我們，同時拍下記錄，包括我們和她的對
話。」

我：「知道，聽說這個垃圾婆相當麻煩，你有甚麼好方
法對付她。」

岳 sir 說出鏗鏘有力的兩個字：「報警。」

我：「報警？」

我嚇了一跳，幾乎以為自己聽錯了，這是甚麼神級的處
理手段，對付十多個手持武器的彪悍惡煞，他啃著麵包談笑
退敵，對一個縛雞無力的老婦人卻要動用警力。

散會之後，各上崗位，我計算垃圾婆一般會等城記倒完
廚餘才去翻箱，時間約在凌晨兩點多，我先做完全區的巡查
和簽簿，當巡到第四座時，實在想不通這個報警的問題，想
問一下岳 sir 究竟。知道他一般在第四座座頭後的小廳辦事，
於是走入第四座。

問：「岳 sir 在嗎？」

四座座頭輕聲說：「他睡著了，有重要事嗎？」

我心想：「真幸福！這麼早就夢周公去了。」

凌晨兩點十分，我在大垃圾房旁邊的停車場出口與阿
威閒坐著，靜寂之中，慢慢傳來「咕㖨」「咕㖨」聲，是
小鐵推車的走動聲音，由遠而近，中間夾著一下一下「督」

「督」聲。

阿威說：「垃圾婆來了。」

不一會，一個老婦人在我們面前經過，一手推著小鐵推
車，一手持著拐杖，弓著身子，一拐一拐緩步而行，每跨一
步都伴著金屬拐杖觸地「督」一聲。她的面容蒼老，深刻的
縐紋縱橫交錯、長臉龐、下巴微翹、嘴角特別長，如新月般
的兩邊上彎，給人一種和藹的笑意。見到我這個生面孔，親
切的點了一下頭，笑一笑。

果然，她走到大垃圾房前，開始翻垃圾，老實不客氣的
將發泡膠箱傾倒，撿取裡面的鋁箔罐，同時把發泡膠箱一個
個放在鐵推車上，我用對講機通知之後，即用手機拍攝她的
翻箱行動。

不一會，岳 sir 和蘭姐都到了，見一地狼藉，蘭姐就對
著她開罵，垃圾婆與蘭姐似乎有很複雜的舊恨新仇，也毫不
示弱反唇相譏，罵聲比蘭姐更勁，我一邊拍攝一邊也加入罵
戰一張嘴：「阿婆，你撿垃圾也不應翻倒到滿地污穢，這樣
人家清潔工很難洗，又會造成管道堵塞。」

垃圾婆是擅於鬥嘴的人，聲音十分尖厲，也不回應對方
的罵題，用她的惠州方言夾雜不純正的廣東話，你罵你的，
她罵她的，你說她一句，她回你十句，但來來去去總會重複
那幾句：「我阿婆幾十歲，不偷不搶，不拿綜援，晚晚捱更
抵夜賺點小錢養兩個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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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sir 打個手勢示意我繼續攝錄，同時開口說：「阿婆，
前一段時間妳已比較守規矩，怎麼現在又來搞餿水，是不是
最近發泡膠箱又有好價？你再這樣搗亂，我們就報警。」

一聽到報警，垃圾婆顯得更亢奮，反罵得更大聲，還挺
起胸膛一副「我怕過誰」的態勢。時值深夜，吵聲驚動了附
近的店舖職員，都跑出門口看熱鬧，這些商戶都深知垃圾婆
的所為，看她討厭。可是偶有途經的路人或住戶，見幾個人
圍著一個可憐老婦，對我們盡是鄙視眼光，有些不明就裡還
會前來說我們。

岳 sir 對蘭姐說：「阿蘭，報警，說有人在屋邨搗亂。」

沒有多久，兩名警察來了，彼此陳述一番，警員把垃圾
婆帶到一邊問話，然後讓她走了，警察回來說：「你們要避
免外人來搗亂，建議應把所有垃圾箱全部推入垃圾房內，關
上門或拉下大閘可防止他們進屋……。」

蘭姐是報案人，給警員留下她的身份證號和保安證號，
又問了警員這次行動的記錄編號，草草收場。

岳 sir 把我叫到第四座，打開剛才錄下的片段，他看完
後說：「拍得很清楚，該拍的都拍了，傳給我吧。」

我：「拍下證據以後用來告垃圾婆嗎？」

岳 sir 歎了口氣：「幾十歲老太婆，有甚麼好告，老人
家又不能硬來，有理說不清，罵她幾句她比你更大聲，就算
報了警，也不過是小小申誡，你要是不小心碰她一下，她就

倒下來裝死，還惹得路人為她打抱不平，要是不幸被媒體抄
作，甚麼仗勢欺人，欺侮殘廢老人，打壓自力更新好人，不
近人情等等，我們馬上變成冷血無情保安惡霸。幾年來，這
個毒瘤就是無法切除。」

我心裡想，有那麼嚴重嗎？

我：「那麼拍這個短片有甚麼用？」

岳 sir：「上頭調來一位新經理，不了解狀況，這幾天開
會為了大垃圾房的衛生呱呱叫，你這個片拍得很好，足夠交
差。連報警都無用，把這個球踢還給他們，他們要採取法律
行動，要告要放，由他們決定。」

我：「這樣就算解決啦？」

岳 sir：「只有安排抽廢水車多來兩次，還有讓早更清潔
工多拿點加班費，辛苦點囉。」

一年後，有這樣一則新聞：一位獨居老婆婆在中環撿
紙皮維生，一不小心賣了一個紙皮箱給一個外傭，才收了一
元，幾個食環署的職員即現身票控，並沒收她的紙皮和手推
車……，後來老婆婆向議員求助，議員馬上挺身而出，為弱
勢伸張正義，再經媒體披露，全城對食環署相關部門罵翻鬧
爆，幾名執法人員如過街老鼠，受到八方非議，後來只得取
消票控，還幾乎要道歉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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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IC 唱 K 食飯
過了幾天，由老風出面安排的唱 K 食飯節目在深圳一間

酒樓舉行，由早餐到中餐同時包房唱 K，夜更同事頗為踴躍。
其實是岳 sir 的個人嗜好，每一兩個月就會開局，一般有十
來個同事參加，由大夥出資，岳 sir 當然是不會掏腰包，與
會的同事也優先可以取得當週較佳的放假日。我實在不太欣
賞這種奉承拍馬的活動。奇怪的是各同事好像覺得很理所當
然的。我一次也沒有參加，有點不屑。

一直到一個寒冬的晚上，發生了一連串的事故，我才不
得不承認，岳 IC 的白唱白食，是有被原諒的條件的。那個要
命的晚上是這樣的：

•當晚我的計步 App 記錄了我一共步行了一萬多步，那
就是說那晚八個小時裡一直馬不停蹄地工作……

•第二座四樓爆水管，水淹全層

•第七座響起警鐘

•第五座柴小姐投訴樓上噪音

•停車場月租車錯泊了時租車位

•南亞漢揮棍到處亂打人

•入邨收費的起落桿給撞歪了

這個晚上精彩極了，首先是第二座四樓水管破裂，水流

遍全層，在水管維修工來之前，岳 sir 帶著我和另外一位同
事去治水，找出源頭鎖了管道，三人已全身濕透，還得拿水
桶地拖清除積水。地面未乾，第七座響起警鐘。幾個濕透的
人趕緊前往，消防員稍後抵達，還好檢查之後是誤響，掛了
牌，消防員草草收兵。

在消防車出邨的同時，岳 sir 的手機響了起來，是控制
室打來說有部月租私家車錯停泊在二樓的時租車位，岳 sir
回答說停錯了也沒甚麼大不了，頂多是少賣一個車位，但控
制室說這次不能不管，因為是蛇老闆發現和舉報的。還拍下
照片存證，如果我們不處理，他明天就將照片發到管理處給
林經理，甚至還會往上傳……，岳 sir 嘀咕了幾句：「這個
投訴王真是吃飽飯沒事幹，連人家的車是時租是月租他都記
得清楚。阿浩，你會鎖車嗎？」

我：「阿恭有教過我。但聽阿威說已有兩三年未鎖過
車。」

岳 sir：「老蛇這幾天不停在停車場挑毛病，這違泊不處
理不行了。」

正 要 往 停 車 場 走 去， 這 時 對 講 機 卻 響 起 來：「 控 制
室，六座前面小公園有兩個南亞裔年青人在鬧事，好像要打
架……」

不等控制室回應，岳 sir 用對講機回覆：「阿蘭，你來
停車場同阿浩阿威處理泊錯位的車，先通知，不開走就鎖車。
我現在去小公園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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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不想到停車場，想跟岳 sir 去看看他是如何擺平
這些惡煞，尤其是南亞裔的問題。他似乎看出我的心意，說：
「阿浩，鎖車容易開鎖難，鎖車很傷感情的，能不鎖儘量不
要鎖，設法通知車主把車開走，你向阿蘭學習處理。」

我與蘭姐前後腳抵達停車場二樓，阿威已在，一部嶄新
閃亮黑色寶馬停在最靠邊較隱蔽的時租車位，車窗已貼上張
警告通知單。

阿威：「我已在繳費處查了這部寶馬車主的電話，也打
過電話去找車主，但沒有人聽，所以貼了警告條，已貼了十
幾分鐘。」

蘭姐：「阿威，你記憶那麼好，應該知道這部車是誰的
吧？」

阿威：「是麻辣興的，他住在六座。」

蘭姐一聽到麻辣興，一手掩眼，搖搖頭說：「麻辣興，
這個大老粗，頭痛頭痛！」

她馬上用手機通知了第六座座頭，叫她到門外的電動門
鈴按通話器，通知車主趕快把車開走，不然就鎖車，又讓我
去搬來鎖車器。

過了二十分鐘，蘭姐說：「阿浩，不管他媽的甚麼十大
惡人了，鎖車。」

我正準備將鎖車器扣上車輪，一把粗獷沙沉的聲音響起：

「我真想看看是誰那麼夠膽鎖我的車？」

我停下來，望向蘭姐，等她的指示。蘭姐是個有膽色的
女漢子，可惜她說的話同她一樣耿直：「我們也不想鎖你的
車，但這是時租車位，請你馬上開走。」

這把沙沉的聲音就是麻辣興，這晚上相當涼，他穿了條
運動褲，腳踏人字拖鞋，上身披了件皮衣，裡面一件貼身背
心，神情非常倨傲，用遙控器打開了車門，取出香煙和打火
機，點著了一根煙，斜身靠著他的車，說：「我就看你怎樣
鎖我的車？」

一時間，也不便裝鎖車器，蘭姐繼續請他合作把車開走，
麻辣興就是不理，把吸入肺裡的煙一口一口吹到天花板，雖
然看似悠悠抽著煙，噴著霧，但一副劍拔弩張，氣氛很緊張。
蘭姐無奈走到一旁，打電話給岳 sir 請示。

我把鎖車器放下，慢慢走到麻辣興前面，我趨向前，膽
小的阿威就越向後退。

我平和的向他說：「興哥，真不好意思，三更半夜，天
寒地凍，還勞煩你沒得好睡跑來停車場，真對不起。你就幫
個忙，把車開走，早點回家休息休息多好。」

麻辣興上下打量我一眼：「平日也有不少月租車貪方便
停在二樓時租車位裡，也不見你們去鎖車，是我麻辣興比較
好欺侮？還是特別針對我？我倒想知道是誰舉報我的？」

我陪笑說：「興哥，你也知道這個社會憎人富貴厭人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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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你這部限量版寶馬，應算得上是我們這條邨最出位的靚
車，自然引起人家眼紅，其他雜牌車，別說舉報，別人看多
一眼都懶得看。」

其實，我對汽車認識不深，也不知那部車是甚麼名貴系
列，不過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麻辣興明顯有了點寬容，但
還是帶著嘲諷說：「照你這樣說，開部靚車就不能停在你們
停車場啦？」

我：「絕對不是，只要照停在你原來的月租車位就 OK 啦。
興哥你是大老闆，多多包涵。聽說你平日都停在四樓，為甚
麼今天會停在二樓來？」

麻辣興這時又點起第二枝煙：「這是因為你們這停車場
太髒，你看我的車頭。」

我順著他的手指看到車頭玻璃與金屬車身間有幾片指甲
大小的白色落漆，在閃亮的全黑車身上，特別顯眼。

他接著說：「我本來停在四樓，但天花板的白漆剝落，
搞得我的新車幾乎變舊車，是你們迫我停在這裡的。」

我：「是有個別車位有掉漆情況，估計你也不容易再碰
上。」

麻辣興：「再有落漆掉到我車上，怎麼辦？」

我：「興哥，你把車開上去，再碰到落漆，我負責幫你
清洗幹淨。」

麻辣興：「我那來那麼多時間，等你來幫我洗車。」

我把我胸前掛著的工作證拈起來舉到他前面：「這是我
的工作證，大家都叫我阿浩，員工編號是 6A93，我的電話號
碼是這個 ××××，如果這個月再有落漆掉到你的車上，請
你拍下照來，傳給我，這個月的洗車費我負責，你喜歡用哪
一個洗車婆都可以。」

麻辣興聽了之後，有點驚訝定定看了我一會，把煙蒂扔
到地上，用腳擦滅，問：「你叫阿浩，你是岳 sir 的甚麼人？」

我：「岳 sir 是我上司，我只是個新來的保安。」

他再問了一句：「你叫阿浩。」

我：「是！」

他轉頭把車開走，駛往上層。這對話的過程前後才十來
分鐘，蘭姐已請示完畢回來，一見車子開走，很詫異的望望
阿威，望望我。我說：「麻辣興把車開到月租車位了，不用
鎖車。蘭姐，我想到小公園幫岳 sir，可以嗎？」

蘭姐一面慒然，說：「可以……。」

我急步走到𨋢口，在𨋢門關閉前聽到蘭姐問阿威：「……
阿浩剛才同麻辣興說了甚麼話……？」

我怕控制室裡的 3A38 又怪我擅自行動，一邊走一邊拿
對講機：「控制室，違例泊車的事已解決，蘭姐現在安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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